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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在本轮巴以冲突中被认

为是“缺席的在场者”。长期以

来，沙特不仅是最重要的阿拉伯

国家和伊斯兰国家，也是巴勒斯

坦事业的主要支持者和赞助者，

这使其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在

伊斯兰世界具有风向标意义。

外界普遍认为，沙特拟与以色

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是本轮巴以冲

突的导火索，阻止沙特与以色列

建交，避免巴勒斯坦问题被进一

步边缘化，是促使巴勒斯坦伊斯

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

发动大规模袭击的重要动机。因

此，沙特被认为既是本轮冲突的

“主要责任方”，也是主要受损

方，而本轮冲突的延宕和外溢也

给沙特外交带来严峻挑战。

差点成为“外交大赢家”

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

沙特外交经历了一轮由激进转向

温和的调整。201 5年萨勒曼国

王继位后，其子穆罕默德先后升

任王储和首相，成为国家实际执

政者。年轻的穆罕默德王储怀揣

大国梦，誓将沙特变成具有重要

影响力的强国，带领国家进入以

“沙特第一”的国族主义为标签

的“穆罕默德时代”。穆罕默德

在国内采取雷霆手段巩固权力基

础，并推出雄心勃勃的“2030愿

景”，在国内启动大刀阔斧的改

革，颠覆了保守的沙漠王国的社

会文化规则。

在外交方面，沙特一改寂静

主义外交，转而四面出击，在军

事和外交上采取了率领阿拉伯国

家与伊朗展开“阵营对垒”、发

动对也门的军事行动、与卡塔尔

断交等攻势。然而，沙特的激进

外交并未提升自身实力地位，反

而使其在也门战事等问题上屡屡

受挫。2022年，随着穆罕默德王

储升任首相，沙特的王位传承尘

埃落定，继续推行激进外交已无

必要。如今，沙特的首要议程是

国家发展转型，全力冲刺“2030

愿景”目标，而这需要一个和平

稳定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因此，

沙特外交开始由激进向温和路线

回摆，从四面出击向“零问题”

外交转型。

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沙特

的外交目标已非常清晰。在地区

层面，沙特希望尽快结束对也门

的军事介入、与伊朗实现和解、

与以色列建交。在全球层面，沙

特利用乌克兰危机、国际能源供

应趋紧和大国竞争激烈带来的有

利形势，显著提升战略自主性，

在大国间两面下注，实施盟伴多

元化战略。其中，用与以色列建

交换取美国的安保承诺是沙特外

交的重中之重。

2 0 2 3年 4月，在中国斡旋

下，沙特与伊朗在北京实现历史

性和解后，沙特的地缘政治环境

得到极大改善。这为沙特摆脱也

门战争泥潭铺平道路，此后其与

也门胡塞武装的和解谈判取得突

破，双方已为签署和平协议做好

准备。在美国撮合下，沙特与以

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也几

近完成，若非巴以风云突变，沙

特或将成为外交大赢家，因其面

临的所有外交和安全挑战都几乎

迎刃而解。然而，本轮巴以冲突

的爆发彻底打乱了沙特的外交布

局，其主要外交目标都面临落空

风险。

要道义还是利益？ 

与以往巴以冲突多系双方

矛盾激化所致不同，沙特拟与以

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被视为本轮

巴以冲突的重要起因。作为“伊

斯兰盟主”，沙特不仅始终是巴

勒斯坦事业最重要的支持者和赞

助者，也是阿拉伯世界“两国方

案”的首倡者。200 2年，阿拉

伯国家联盟（阿盟）峰会批准

了沙特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

议”，这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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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历史性让步——在满足巴建

国要求的前提下，阿拉伯国家将

与以色列和平共处。这意味着，

沙特若在巴建国前与以色列建

交，便背离了其提出的“阿拉伯

和平倡议”。因此，本轮巴以冲

突使沙特陷入选择道义还是利益

的两难困境。因此，沙特应对此

次冲突的首要目标是避免被卷

入，同时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维护

国家形象。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周后，

沙特便紧急宣布冻结与以色列实

现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试图以此

姿态改善国家形象，与以色列

和美国切割，避免自身因“站错

队”而引火烧身。沙特先后发起

两次公共外交活动，展示支持巴

勒斯坦事业和“两国方案”的道

义形象。2023年11月11日，沙特

联合阿盟、伊斯兰合作组织，在

首都利雅得举办阿拉伯—伊斯兰

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呼吁

打破对加沙地带的围困，并立即

向该地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峰会

还发表了12点声明，为以色列划

出红线，呼吁国际刑事法庭调查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违法行为，

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以色列对

加沙的军事行动。这次会议虽未

取得实质性成果，但会议聚集了

大多数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领导

人，表达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

团结一致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明

确立场。会后，沙特还牵头组建

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

表团，把中国

作为第一站，

访问联合国安

理会五大常任

理事国，呼吁

各国帮助巴以

停火止战，缓

解加沙人道主

义危机。2024

年 2 月 9 日 ，

沙特召集的阿

拉伯国家外长

会在利雅得举

行，埃及、卡

塔尔、约旦和

阿联酋等国外

长出席会议。

会议旨在协调

阿拉伯国家在

巴以冲突上的立场，呼吁停火止

战，向加沙提供人道援助。

沙特之所以频繁举办巴以冲

突相关会议，一方面是希望尽快

结束冲突，改善加沙人道主义状

况。冲突持续越久，沙特受到波

及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另一方面

则是沙特试图以公共外交展示其

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领

导地位，维护本国支持巴勒斯坦

事业的正面形象，并为冲突后在

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发挥重要作

用做好铺垫。

加倍维护沙伊和解成果

与伊朗和解并复交是近年来

沙特最重要的外交成果，面对本轮

2023年11月11日，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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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带来的惊涛骇浪，沙特

需要对这个成果倍加呵护。长期

以来，沙特与伊朗分属中东“温

和”与“抵抗”两个阵营，在对

以色列和美国的立场等方面针

锋相对。伊朗被认为是哈马斯、

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

伊拉克民兵组织“人民动员武

装”等反以、反美组织的幕后支

持者，它们组成的“抵抗轴心”

在此次冲突中浮出水面，成为影

响中东局势的重要力量。沙伊虽

已实现和解，但由于双方积怨颇

深，其矛盾分歧并未得到真正解

决，和解基础仍较脆弱。因此，

本轮巴以冲突使沙伊和解成果面

临严峻考验。

然而，从目前来看，沙伊

均十分珍视来之不易的和解成

果，不愿其因巴以冲突毁于一

旦，而是试图化危为机，通过在

巴以冲突上的密切磋商，巩固和

解成果。2023年10月11日，伊

朗总统莱希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

罕默德通电话，就新一轮巴以冲

突交换意见，这是沙伊领导人自

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后首次通话。

11月11日，莱希参加了在利雅

得举行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

导人联合特别峰会，并与沙特王

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这

也是自2012年以来伊朗总统首

次踏上沙特领土。12月15日，

中沙伊三方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

在北京举行，沙特外交副大臣胡

莱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巴盖里

出席了会议，与中方共同探讨落

实《北京协议》、推进沙伊关系

改善的途径。这次会议说明，在

中方的积极推动下，沙伊两国仍

在相向而行，和解进程未因巴以

冲突止步。

低调应对红海危机

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

沙特最大的烦心事是也门问题。

尽快摆脱战争泥潭，卸下巨大的

军事、人力和财政包袱，聚焦国

内发展，是沙特外交的最优先事

项。沙伊和解后，沙特的烦恼也

得到明显缓解。然而，冲突爆发

后，也门和红海地区成为其外溢

的主要方向。胡塞武装以支持巴

勒斯坦为名，袭击途径红海水域

“与以色列有关”商船，为该水

域航运安全乃至全球供应链安全

带来严重威胁。2024年1月，胡塞

武装的行动招致美英军事报复，

红海危机呈现长期化趋势。

红海危机为沙特带来两方面

负面影响。一是也门和平进程

宕机。美英与胡塞武装的冲突

使也门局势复杂化，沙特期待已

久的“退出也门”战略的实现变

得遥遥无期。伊朗削弱对胡塞武

装的支持曾是沙伊和解的重要条

件，然而巴以冲突激活了“抵抗

轴心”，伊朗与胡塞武装的关系

面临复杂化的新现实，这将为沙

伊和解与也门和平进程带来挑

战。二是给沙特经济发展带来不

稳定因素。沙特全境均被胡塞武

装导弹射程覆盖，而其经济发展

的重心布局也在红海沿岸，红

海危机长期化将使沙特增加对

“2030愿景”旗舰项目—未来新

城（NEOM）安全问题的担忧。

同时，作为最重要的红海沿岸国

家，这场危机已给沙特造成巨额

经济损失，未来其损失或将进一

步扩大。

面对红海危机，沙特选择了

隐忍。一是采取理性务实态度，

与胡塞武装达成“互不攻击对方

目标”的默契。沙特试图以此维

护本土安全，并为重启也门和平

进程创造机会；二是拒绝加入美

国主导的“繁荣卫士”红海护航

行动，从而避免重回胡塞武装的

敌对阵营，保护也门和平进程成

果；三是在沙特的战略考量中，

巴以冲突与红海危机均是对“抵

抗轴心”的消耗，因此以静制动

对沙特最为有利。

在目前的巴以乱局中，沙

特保持战略定力，审慎应对危

机，取得了较好效果。然而，本

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局势对中东

地缘政治影响深远。哈马斯拼死

阻挠沙以和解、胡塞武装深度卷

入巴以冲突，都警示着沙特超越

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与以色列建交

的风险。此外，胡塞武装因红海

危机“一战成名”，也或将提高

与沙特在和平谈判中的要价。这

些因素很可能将促使沙特重新审

视其外交政策，并考验其定力与

智慧。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

东研究所教授）


